
为了保障焦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为您提供可靠的电力供应，我们将对焦作电网以下线路进行计划检修，请广大客

户及时作好停电准备，提前或延时送电不再另行通知。 如遇天气变化、保供电等特殊情况线路不能按计划停电，或事故

处理、抢修等原因造成的线路停电不另行公告，由此给您生产生活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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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电线路名称

阳庙线和贺支

阳庙线沈李庄支

东环中左、右线、本部线

苏农线

#27

杆以后

阳庙线杨马支

苏农线怀村支

焦克东左线

#14

杆到光华线

#12

杆之间

电厂东开闭所两段母线轮停

东环北左、右线

电厂西线士林

1

台区支

南通右缆

HW02

柜到

HW06

柜之间

苏家作线北石涧支

民主南左线杨庄支

II

中站线顺河支

清化东线小梁庄支

苏农线侯卜昌支

IV

神州西线疾控支

建设东左右线

#27

塔到建设西左右线

#31

杆之间

西环中右线线园林线

供电公司新局配电房两段母线轮停

停电范围

和庄村、贺村

沈六宿、李六宿

山阳路（南水北调河

-

建设路）、铁路住宅小区、中海丽江、定和村、福利院

苏家作、侯卜昌

杨庄村、马庄村

怀村

焦克路（中南路

-

牧野路）

电厂怡和园、祥和园

山阳路（北环路

-

建设路）

士林村部分

南通路（立交桥至人民路口）

北石涧、北石涧砖场、福兴面粉厂、北石涧面粉厂、云海管业、丰华机械、苏家作砖场

杨庄

李封一村、顺河路、老医院

小梁庄

侯卜昌

建设路（移民局至铜马路口）

出渣路

供电公司新局

国网焦作供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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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境检验局、网通、开元小区、杨庄面粉厂、大北张村、小北张

村、灵泉陂大棚、丰祥麦芽、塑钢厂、同仁医疗、疾病预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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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焦作春满园

□

秦继利

巍巍太行山下

滔滔黄河之畔

有一方肥沃的土地叫怀川

从古到今

这里人杰地灵、文明千年

孔子拜师、老子问道

韩愈著文、许衡授时

朱载堉创音律举世闻名

太极拳传天下声震宇寰

从古到今

这里美景如画令人流连忘返

净影寺月山寺寺寺相连

神农山云台山山山叠峦

青天河青龙峡珠联璧合

影视城嘉应观把黄河文化展现

看今朝

党和政府引领人民

改革开放科学发展

加快推进经济转型

建设我们美好的家园

南水北调穿城过

珍珠玉带舞白练

引黄入焦碧波漾

湖泊湿地生态园

北山绿化播植被

市区休闲增游园

高楼林立路宽敞

处处美景映眼帘

高速公路跨中原

城际铁路建正酣

新型公交连城乡

市民出行真方便

商场超市连锁店

琳琅满目样样全

文化生活展风采

人民幸福多美满

清晨

人们来到清新的公园

唱歌唱戏弹乐器

健身舞蹈打太极

书法画画练绝技

鸟语花香绿草地

一个个花枝招展

一个个露出笑脸

一个个体魄康健

一个个喜在心间

街道路旁绿树成荫

公园游园鲜花绽放

桃花杏花月季花

樱花梨花海棠花

花团锦簇吐芬芳

姹紫嫣红映春光

人在画中游

画在人中行

这就是我们美丽的焦作

这就是我们明媚的春天

半城青山半城水

山阳大地景最美

青山相拥

绿水环绕

城在林中

景在城中

生态宜居的焦作

文明和谐的焦作

这就是焦作的春天

这就是春天的祝愿

牡 丹

□

刘翠萍

春日迟迟

直到四月芳菲尽

你才从深宫大院

从容出场

帝王树下轻幻的梦

开出硕大的花朵

娇艳夺目

像皇冠一样在枝头

怒放出

大片大片雍容华贵的

忧伤

夕阳远落

月华满身

风从指间穿隙而过

挤过来的孤独

与我一起

保持朴素的姿势

多少喧哗已尘埃落定

无奈一身磅礴霸气

而时光却已苍凉

明日

红润润的

落花必将惆怅一地落寞

枯萎的时光饮鸩止渴

一朵花

一种姿态

这一园子的仪态万方

仿佛平平仄仄的叹息

早已无药可救

桐花，桐花

□

田 健

一

桐树是先开花而后才长出叶

来的。

开始关注桐花， 是

30

年前的

事。

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 我高中

毕业前夕， 由于逆反心理作怪，本

来可以顺顺利利参加高考的我，却

鬼使神差地放弃了这个对我来说

至关重要的人生机遇。 当时的语文

老师是我的班主任， 又是一个村

的，就跑到我家苦口婆心地做我的

思想工作，劝我返校复习，备战高

考，不要错拿主意。 我的父亲也是

高中教师，当时担的是高考班的数

学课，在另外一个学校任教，他知

道了我的决定，也专程从学校赶回

家里，对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无

奈我意已决， 父亲只好愤愤而去。

为了躲避他们的唠叨，我这个出身

书香门第之家的逆子一气之下，打

起铺盖卷儿，跑到了十几里外的一

个砖瓦场打小工去了。

那个时候，正是草长莺飞的三

月，也就是在我打工的工地，我第

一次真正闻到了桐花那种浓浓的、

甜甜的、香香的味道。 当时，桐花的

味道对我来说， 既是一种兴奋剂，

能让我终日疲惫不堪的身体为此

得到放松和休息，更是一种只有我

才能够听得懂的甜美的语言，能让

我孤独无依的心灵在黑夜里得到

莫大的慰藉。 闻到桐花的味道，我

即使在艰难地推着砖坯车，腿如灌

铅，大汗淋漓，内心也会感到无比

轻松、无限美好。 尤其是在阴雨天

不干活的时候，我会迫不及待地像

寻找老朋友似的，跑到工地旁那排

又高又大的桐树前， 仰着脖子，虔

诚地看着桐树上那一枝枝 、 一簇

簇、一串串的花，看着它的花形，看

着它的颜色，又看着它在春风中轻

轻摇曳的样子。 此时此刻，我的心

常常会被一种无法言状的美好的

情愫包围着、浸润着、幸福着，而一

种莫名其妙、 五彩斑斓的激动，便

会像春天里的一只鸽子，悄然衔着

我年轻的梦想和祝福，扑棱棱飞向

我无法预测的未来。

那一年，我才

16

岁。 我把一种

对春天的记忆，永远定格在了桐花

的味道中。 只要一闻到它熟悉而又

香甜的味道，不管是否能看得见桐

树的身影，我都会情不自禁地自言

自语道：这是桐花的味道。

而每当这时，那个春天里年少

的我的形象，便会翩然飞入我的心

田，撩醒我沉睡的记忆，让我对桐

花充满了感动，让我对春天充满了

向往。

二

桐树是家乡极为普通的一个

树种，在豫北平原任何一个不起眼

的角落，房前屋后、村里庄外、田间

地头、沟边路旁，你都会看到它高

大健硕的身影。 家乡人对于它的喜

爱，由此可见一斑。

桐树长得快 ， 且树干笔直高

大，易成材，其实这才是家乡人喜

爱它的真正原因。

我曾专门留意过，在我们这个

地方， 真的很少见到比桐树长得

高、长得直、长得快的乔木，很少有

比桐树的花更香浓、比桐树的叶更

硕大的树木。 有了这几个长处，不

愁你不喜欢它，不说道它。

桐树的花个个玲珑如钟，小巧

可爱，从三大两小拢成五片花口的

前端逐渐到花萼，并不均匀地喷洒

着一层淡淡的紫色，尽管多有“遥

看近却无”之意，但还是着实平添

了几分神秘的美感。

我爱桐树的花，当然还另有原

因。 不知你发现了没有，或者说你

是否认同，桐花虽然是以枝头绽放

的方式展现它们的姿容、播撒它们

的香气的，整体的形状有点像鸡毛

掸子。 但是，它们疏密有致 ，齐齐

整整，有团队精神，有集体意识，俨

然布阵讲究的士兵，随时准备对敌

人发起冲锋。 它们美而不艳、香而

不俗，虽然高高在上，占尽了春光，

但是它们却不是为了故意炫耀、哗

众取宠，而恰恰像是为了躲避世人

的亲抚和赞美，才迫不得已与你产

生了一定的距离。

真的，你无需刻意去描述桐花

状如金钟的形象，也没有必要挖空

心思去品评它浓浓烈烈的香味。 因

为，它实在是太普通了，普通得就

像一个穿件蓝印花对襟衣，随便将

头发盘起， 身材匀称的田家大嫂，

美丽但不妖冶，成熟但不张狂。 它

就是那样不急不躁、坦坦荡荡地吐

露着芳香，没有小家碧玉的那种娇

羞， 更没有大家闺秀的那种矜持。

它只跟你打上一句招呼———这句

话是春天的问候，你就会认定它心

地善良、朴实无华；它只给你送上

一缕香气———这香气是春风的体

香，你便会认同它品行端正、情深

意长。

三

也许是因人而异的缘故，在桐

花的花语中，我比较喜欢“单纯的

幸福”这一说法 ，而对“满天欢喜”

“情窦初开， 对感情困惑而心绪不

宁”以及“不为自己求欢乐，但愿众

生皆离苦”之类的说法却不敢苟同。

桐花虽然开得比较晚，大多在

3

月下旬或

4

月初， 但它的花期在

众多乔木中却是比较长的，而且一

旦开放，便热热闹闹，从早到晚，自

始至终， 都会给人一种蓬蓬勃勃、

生机盎然的感觉。 它不像玉兰那样

早早报春而又转瞬即逝，也不像梨

花那样过分渲染而又弱不禁风，它

真的就很单纯， 坚定着一个信念，

让开放成为一种美丽、让美丽成为

一种幸福，单纯着、幸福着，如此而

已。 它贤淑端庄的魅力，绝不是情

窦初开的妙龄少女所能媲美的，更

不是搔首弄姿的俏丽佳人所能比

拟的。

据说，桐花有雌雄之分 ，那些

像半开半折的玉扇落在地上的，是

雄花，它们以一种献身精神把养分

留给了雌花，把生长的希望义无反

顾地托付给了它们为情陨落的枝

头。 那么我想，这种奉献和牺牲倒

是伟大了许多、壮美了许多，但于

桐树而言、于那些雌花而言，也许

它们是在心无波澜地遵循着一种

亘古不变的自然规律，平静地履行

着一种没有海誓山盟的诺言，谁去

谁留、谁存谁亡，只是一种司空见

惯的状态，根本用不着拿“无意苦

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

尘，只有香如故”和“化作春泥更护

花”之类凄凄悲悲的诗词来假惺惺

地安慰它们、赞美它们。 不用。

桐花开了，开的是它的形象和

品格；桐花落了，落的是它的梦呓

和身影。 明年春天，当你走在和煦

的春风中，突然闻到了那股熟悉的

香味， 你一定会惊喜地抬起头来，

指着不远处说：看，桐花、桐花！

是的，桐花又开了 ，开满了你

的视野，开满了你的世界，一年又

一年。

父 亲

□

樊瑞楠

父亲一生清平，远离功利，教书育人，

独善其身，他的遗风深深地影响着我们。

父亲外形清瞿，面容白净，目如辰星，

心若止水，他话语不多，不善交际，他与人

的关系很纯粹，同学就是同学，同事就是

同事，不远不近，绝无交集，所以父亲一生

中没有几个好朋友，更没有吃喝不论的铁

哥们，遇到事自然无人出头替他仗义执言

或出手相帮，他独来独往，万事不求人，很

多事他都一个人扛着，默默地忍受着。 好

在那时世风纯正，人心公允，父亲这样处

世倒也无碍。 他从不与儿女言说什么，他

的成功、失败、快乐，他的悲伤，他的所思

所想，我们很少知道，很多事都是通过母

亲略知一二。 父亲看了许多书，但看了也

就看了，从不与我们言讲，他去世时给我

们留下的最重要的遗物，就是满满的一大

书架书和普通的文房四宝。母亲说：“他是

茶壶里煮饺子，肚里有东西倒不出。”但父

亲对我们的影响却是潜在的，我和弟弟都

热爱读书和写作，就是秉承了他的性格和

遗风。

父亲是典型的传统文人形象，他不善

家务，对厅台洒扫、灶前烟火从骨子里排

斥，可无奈他生于凡尘，居于里弄，他不得

不为我们一家的生计奔波劳碌。为了弥补

口粮的不足，他曾像一个农民一样在别人

转让给我们的一块自留地里耕种耧耙；为

了不让炉火断炊，他曾步行几十里拉着架

子车到方庄煤矿去拉煤； 为了贴补家用，

他曾和母亲一起领着我们坐在草席上加

工鞭炮；为了节省开支，他自己动手安灯

走线、修车修锁……父亲属于心灵手巧之

人，上世纪

70

年代，半导体收音机还没有

普及， 他就自己动手组装了一个小收音

机，家里的缝纫机坏了，他也会拆拆装装，

将之修好。 父亲的职业与商贸相去甚远，

但他却会打算盘，虽没有当营业员的母亲

打得快，但母亲说他打得全，像九九归一、

长虫大脱皮他都会打，更奇的是父亲还会

用算盘开方、解方程，母亲提起这些就很

荣耀。

我小时候， 母亲在街道的缝纫组工

作，实行的是计件工资，为了赶活，母亲要

起早贪黑，这时家务就全落在父亲和我身

上，父亲就束上大围腰，在煤火前擀面条、

蒸馍，虽然是被迫而为之，竟也做得像模

像样。 最让我难忘的是父亲炒的玉米花，

那时街上爆一锅玉米花需要

5

分钱，为了

省

5

分钱，父亲就在家里给我们自制玉米

花。 他从床下拿出一只久弃不用的炒锅，

将青沙淘净，放入锅内，在火上炒热，然后

将玉米倒入锅中爆炒，玉米在锅里噼啪作

响，爆裂开花，我们坐在煤火台上，闻着炒

玉米的香味，馋得直流口水。 玉米花炒成

了，我们等不及出锅，就将玉米花抢进嘴

里， 我们的唇齿之间发出清脆的声响，仿

佛那是天下最香的美食。这也是我们小时

候吃得最多次的家常小零食。

每到冬夜，寒衾难耐，父亲就把一块

在火边炕热的石头丢进我的被窝里，据说

这块石头是祖上家传， 它像烧饼一样大

小，扁圆光滑，色为乳白，专门用于暖脚，

这块石头几乎陪伴了我整个童年，至今想

起我仍能感觉到父亲的温暖。

父亲好弈，他的棋艺在全县是出了名

的，县里每有赛事，都要特邀他做裁判。

父亲退休后又喜欢上养花。他在楼顶

堆土成圃，遍植菊花，间以其他花种，他照

着书本，对这些花草悉心管理，给他们掐

顶打杈，浇水施肥，这些花草不负父望，花

期一到，便恣意狂然，烂烂漫漫，楼顶竟如

小花园一般美丽。 父亲陶醉于斯，兴致所

至， 他就给自己取了一个雅号 “菊花居

士”。父亲还把自己的劳动成果装盆打包，

用三轮车载着招摇过市，带到我家，放在

我家的客厅里，至今我还记得那两盆菊花

的品种名称，叫“金背皇后”，前边深红，背

面金黄，花朵像小碗一样大，惹人喜爱，我

从未见父亲有这么高的兴致， 他满脸笑

容，像盛开的菊花。

但父亲种花只是阶段性的，书和棋才

是他相伴了一生的朋友。 在他去世时，我

们按照母亲所嘱随葬了这些物品。 父亲，

其实母亲和儿女都是懂你的，希望在另一个

世界，你不被俗事搅扰，专心地看书下棋。

老城记忆

□

杨 眚

鳞次栉比的房屋，嘈杂拥挤的街道，路边整齐摆放着

礼品，空气中飘荡着一缕缕肉香，偶尔传来大人唤孩子回

家吃饭的声音。

老城留下来的充满昏黄灯光般的记忆，模糊而美丽，

遥远但清晰。

窄窄的老城街，南关有蒸气腾腾的芝麻糖房，孩子们

欢快喧闹、 嬉戏； 长年拥挤不堪的南后街东头的老电影

院，糊了一层又一层的电影海报；白音潭边挣鱼（用一块

纱布系住几个角，里边放点掰碎的馒头，把小鱼儿引到网

上来的）的小孩子们欢呼雀跃；油厂周边论斤称切成块卖

的黑黑的肥皂泛出浓浓的油脂味； 还有商业局门口排着

队拿着票等取豆腐过年的人……

如今，沧海桑田，天地巨变。

老城留在了儿时的记忆里。

仿佛昨天，还在和邻居的新芳姐姐、爱玲姐姐、爱琴

姐姐捉迷藏，在灰暗的老城街路灯下面抓蟋蟀、赴老家

（一种游戏），在狭窄的老城巷子里跳皮筋、踢沙包……

现在，老房屋已经拆除，新芳姐应该当婆婆了吧？ 艳

玲姐远嫁他乡，生活得还好么？

老城留下来的充满昏黄灯光般的记忆，模糊而美丽，

遥远但清晰。

老城街的路上，一个身体瘦弱、背着装满货物褡裢的

盲人，手里拿着长长的磨得溜光的木头棍，“嗒、嗒、嗒、

嗒、嗒、嗒”走着，嘴里边响亮地喊着“谁要老鼠药，谁要锥

针，谁要溜溜蛋儿，谁要橡皮筋，谁要木梳，谁要洋火，谁

要气眼……”他满面红光，声音洪亮。

上小学时，我几乎天天可以碰见他，长年累月地奔走

叫卖， 有时背着一褡裢小商品到县城西关口， 拿着小马

扎，一坐就是一天。 他口才特别好，一串一串地报自己的

商品。 每当我听到东北歌唱家郭颂唱的《送货郎》，都会情

不自禁地想起这座千年古城里这个盲人卖货郎。

一晃

40

年过去了， 温馨的画面暖暖地印在我脑海

里，执着而幽幽地散发着古朴的味道，即使外面的世界再

精彩，心底沉淀的依旧是那浓浓的乡音、朴实的乡情……

谁是中国的马尔克斯

□

红 孩

早晨起来，从电视新闻中得

知， 马尔克斯去世了， 享年

87

岁。我当时的感觉一点都不觉得

震惊，仿佛是离我们已经久远的

莫泊桑、巴尔扎克去世了。 道理

很简单，这个叫马尔克斯的大叔

太有名了。

上世纪

80

年代初， 当我还

是中学生的时候，我就不断从各

种文学期刊、文学讲座、文学青

年的交谈中，知道拉美（地区）出

了个有如中国鲁迅一样赫赫有

名的作家，那人叫马尔克斯。 他

在

1982

年因长篇小说 《百年孤

独》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当时，咱

不懂外语， 也很少看外国文学，

以为马尔克斯和马克思、马克吐

温是一个家族。 后来，不断有人

说马叔的《百年孤独》如何如何，

使我感到像说天书一样神秘。记

得学历史时，老师讲过，十月革

命的一声炮火，把马克思主义传

遍中国， 于是才有了五四运动，

才有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在这

之前， 我们也曾有过洋务运动。

更早之前， 也还有玄奘西天取

经。 这些，都是文化思想的西学

东进，一次又一次地改变了中国

的命运。

上世纪

80

年代， 年轻人对

老马（克思）谈的少了，对马尔克

斯大叔关注的程度高了。用当时

的说法，就是西方的文艺思潮开

始进入中国，以至对当时社会的

人生价值观从单元向多元进行

了转变。 面对这股思想浪潮，某

些人士无比忧虑，以为青年人长

此下去将会是垮掉的一代。上世

纪

80

年代中后期， 我中学毕业

曾在京郊农场担任过

6

年的团

委书记， 或许由于是身在底层，

对上边的事了解的不多，就采取

跟着走的做法。记得在

1990

年，

中央在青年当中开展所谓的“双

基 ”（基本国情和基本路线 ）教

育，我作为宣讲教员，为基层青

工作了十几场报告。也就是通过

这十几场报告，使我以后在几十

人、上百人面前讲话再也不脸红

胆怯，更不会语无伦次。 说一件

有意思的事。 一天，我陪农场宣

传部的小罗到一个分场去宣讲。

小罗是北大哲学系毕业，年龄也

就在二十五六岁。 开场白，我首

先强调了一下学习纪律，然后简

要介绍小罗的情况，便宣布小罗

老师正式讲课。 我没有想到，小

罗老师在开讲不到

5

分钟就卡

壳了，致使青工们一阵骚动。 我

连忙摆手势示意大家安静，想不

到这时的小罗老师竟然会声色

异常严肃地说：“青年同志们，你

们千万不要这样，要知道，这次

学习很重要，你们可担负着祖国

的未来！”结果，青工们更加热闹

起来，有的青工大声说：“小罗老

师，你想过没有，要知道你比我

儿子也没大几岁，怎么祖国的未

来就担负在我们身上？应该担负

在你的身上才对！ ”“对，祖国的

未来应该担负在小罗老师身上，

我们不学了！ ”面对青工们的起

哄，我当然要制止了。多年以后，

当我回想起这段往事，总觉得我

们那时的教育方式是多么僵硬。

要知道，农场里的青工才不管他

谁是萨特、尼采、马尔克斯呢？人

们关心的只是牛奶产量有多高、

工资涨不涨？

近代中国以来，中国是一个

寻求主义、热衷主义的国家。 如

早期的三民主义，后来的新民主

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

主义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就艺术创作上， 则有现实主义、

超现实主义、写实主义、浪漫主

义，等到了上世纪

80

年代，随着

西方文艺思潮的进入，则又出现

了存在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所

谓的现代主义。面对这些政治上

的和艺术上的主义， 不论是谁，

恐怕都够喝一壶的。 毫无疑问，

魔幻现实主义是属于马尔克斯

的。 如果没有马尔克斯，也许中

国的很多小说家还在中国传统

的写作方式上埋头耕耘，包括获

得诺贝尔奖的莫言。 换句话说，

马尔克斯是莫言以及大多数中

国作家的文学教父，此说法一点

都不为过。

很荣幸，马尔克斯写作《百

年孤独》的

1967

年，我刚出生。

他

1982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

我才

15

岁， 是个刚上初二的学

生。 等我于上世纪

90

年代初在

上海《译林》杂志上终于看到《百

年孤独》 的时候，《百年孤独》在

读者中已经不怎么盛行了。但偶

尔读到作家谈创作的文章，大多

数作家———尤其是小说家，几乎

都提到《百年孤独》对其的影响。

1997

年， 我到河北省三河县去

拜访作家浩然老师时，记得他亲

口对我说，他这一生吃了没怎么

读过外国文学的亏，如果读点外

国文学，说不定作品写得还要好

些。 我想，浩然老师可能也没怎

么读过马尔克斯的 《百年孤独》

吧？

说来惭愧，《百年孤独》直到

今天我都没有完整地读过，这也

包括其他许多的外国文学名著。

不是我不想好好读，主要是我对

那些生硬的译文实在接受不了。

我当时就想，人家外国作家没读

过中国的《红楼梦》不也写出经

典作品了吗？这就如同中国作家

不看外国文学也能写出唐诗宋

词了。 这样的理由似乎很充分，

其实使我失去了很好的更多了

解世界的机会。 等到了

30

年后

的今天， 当我看到中外文化交

流已经进行得如火如荼时， 我

才真正知道自己年轻时多么的

幼稚与无知。 好在自己的年龄不

算太老，学习的机会尚能把握，外

国文学这一课一定能补上。

不过话又说回来，马尔克斯

真的有那么大的魅力，足以让当

代中国作家顶礼膜拜吗？我没有

统计过，中国当代作家中有多少

人没看过或不喜欢马尔克斯的。

我相信肯定有， 而且我还相信，

有更多的人， 看了马尔克斯的

《百年孤独》， 其实并没有读懂，

更谈不上读懂魔幻现实主义。以

多年的写作经验，假如中国有很

多的人读懂了马尔克斯，我断定，

马尔克斯的写作是不成功的。

我知道， 一个成功的作家，

他一定是在确定的情境中给读

者创作出无数的不确定选择。如

果单纯地从确定到确定，形成一

个线段，这个作家存在的意义就

值得怀疑。

我相信，马尔克斯，这个出

生在哥伦比亚、结束于墨西哥的

大男孩，他给人类的贡献不在于

他让人们知道了什么，而在于他

让人们想起什么。正是带着这样

的判断，我在努力寻找中国的当

代作家，谁有可能成为中国的马

尔克斯。 或许马尔克斯只有一

个， 或许马尔克斯就在你身边，

或许马尔克斯就是你自己。只是

你还不知道。

春游。 崔清礼 摄


